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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里的太阳重又探出脑袋
柔柔的夜渐次退回温暖的鸡鸣
迎宾大道上的月季在二月里等待
行政中心的梅花皎皎的没有融化
体育馆外那匹骏马高昂着头颅踏空飞行
香炉山遥望在清水河的另一旁
苗岭的天空像极了记忆中的恋人
我如何不深爱这世界
在酒醒后凯里的清晨……

早安 凯里

□ 方 亮

金虎玉兔喜祥呈，
凤凰涅槃青酒兴。
百年传承藏经典，
酱韵丰弥味纯真。
华夏神州传美名，
一河潕水醉乾坤。
日月同辉歌盛世，
福地镇远又逢春。

青酒赋

绿色的情节
唯一的主线
看不到结尾
只有绚烂开篇
桃李花开
泛香的书签
逗引成群蜂蝶
阅读缠绵

一只只春燕
一次次流连
潇洒地分隔
文字与标点
来去的东风
有情有义
一手攥紧芬芳
一手捏碎悬念

锋利的犁铧
锃亮锃亮的剑
黄土皆是江湖
种子萌动江山
复苏塞北
烟雨江南
春天的故事
延展的画卷

杏花幸
有幸能够出墙
是一种机缘
冲破闭塞
绽放灿烂

小巷里被人叫卖
是一点勇敢
娇羞的春天
走出腼腆

杏花村头走红
无须选择的宿命
美酒与鲜花
同时出名

春天的故事
（外一首）

关于春天，关于你，关于
生命里所有值得咏唱的记忆
山花盛开的时候
心花也开始烂漫

特别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拥抱陌生，拥抱爱，拥抱
诗行中一切肆意滋长的故事
起因是一缕春风的经过
结果是满心欢喜的奔赴

春在人间
春在人间，应该用何样的盛典欢迎
依旧是风的欢歌
还是脆鸣着的涓涓细流
或者 更多时候
是大地上的生命交响

若是石头肯挪动自己的身体
一定是春天打马经过
若是心头正贪恋一种季节
一定是春天正在人间

致春天
（外一首）

□ 杨秀军

□ 吴小平

□ 邓荣河

一
凝雨淅沥，气温骤降，一夜成冬。
近日，为寻找御寒冬装，我无意中从衣

柜底部翻出了一匹梭布。这是母亲生前亲
手纺织的手工斜纹布，特意留给我们四兄
弟的，说是要给我们留一点念想。母亲去
世后，我们每人分了一匹。从衣柜底部翻
出来的，就是分给我的那一匹。

三位哥哥的梭布很快送去请人浆染，没
过多久每人就缝制了一套衣服，第二年就穿
去参加了老乡聚会。由于种种原因，从老家
回来后，属于我的那匹梭布就一直被束之高
阁，静静地躺在衣柜的角落里，一躺就十五
年。如果母亲地下有知，定会责怪我不恭。

因休公休假，终于有时间认真端详母
亲留下的布匹。这匹梭布还是白色的半成
品，如果要用来缝制衣服，还得要经过浆、
染等工序。布匹温暖厚实，织纹细致分明，
花纹为菱形图案，纵看对角成列，横看并列
成队。我对苗族梭布没有研究，不知这类
纺织手法属于何种类型，但知道它是苗族
梭布中工序最复杂的一种，因而也是最珍
贵的。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哥曾
穿一件母亲用这种梭布缝制的上衣去县委
党校学习，被一位党校老师看中，他用一件
当时比较昂贵的呢子上衣，与大哥交换。
大哥虽不舍，但碍于情面，只好忍痛交换。

我找来钢卷尺，把梭布放在床上展开丈
量。宽0.4米，长6.35米，这就是母亲留给我
最后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仅存的念想了。

从一粒棉花种子变成梭布，要经历挖土
下种、施肥杀虫、管理摘棉、晒干脱籽、纺纱
浆洗、钩纱上机、排杼飞梭等漫长过程，浸染
了母亲春夏秋三个季节的辛勤汗水，耗费了
她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夏两季所有“空闲”时
光。以前我们全家人的衣物都是母亲亲手
纺织和缝制的，母亲挺直的腰板，就是在给
全家人做一件又一件衣物过程中变成了弯
弓，满头秀发也由青丝慢慢变成了灰白。

手捧梭布，我似乎还闻到母亲的味道，
感觉到她的体温。对母亲种棉纺纱织布的
记忆，大多停留在我 14 岁离家求学之前。
如今回忆，母亲当年种棉纺纱的情景如照
片般在我脑海中一张一张被翻开。

二
母亲的棉花地很远，离寨子有四五里山

路，要经过一段很陡的山坡。棉花地为碱性
沙地，面积不大，用她的话说有五张晒席大
小。加之坡度平缓向阳，日照时间长，是棉
花种植的理想之所，因此每年收棉颇丰。

农历三月中下旬，母亲会选择太阳天带领
大姐上坡把棉花地翻挖一遍，在上面均匀铺上
一层干稻草，放火烧了暖土，然后细心把土块
拍碎抚平。第二天母亲和大姐带着棉花籽，一
人挑一挑用柴火灰和干鸡粪拌匀的底肥，上坡
下种。她们在地里挖开一个个浅窝，窝与窝之
间间隔一尺见方，先用底肥垫底，每窝放3粒棉
花籽，然后用细土盖上。之后在漫长的夏秋两
季，母亲根据不同季节棉花的生长规律，带领
姐姐冒风雨顶烈日，施肥杀虫，精心管理和呵
护，最后换来了秋天满树洁白的棉花。

棉花收回来后，母亲或用晒谷席、或用
簸箕、或用床单，与红彤彤的辣椒、金黄色
的黄豆、紫褐色的豌豆等一起，在门前的空
地上晾晒，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晒秋是家乡晚秋的一道独特风景。
三

相对于其他纺织工序来说，脱籽是最

简单和轻松的一环。待棉花晒干，母亲和
大姐轮换着在空闲时间，用木制脱籽机将
棉绒与棉籽剥离。脱籽时，右手摇动咬轴
手柄左手递送棉花，咬轴转动将棉绒往前
翻卷，棉籽则就地脱落在地。一二十斤棉
花脱籽，最多只需二至三个晚上。

父亲虽然长年在外工作，但同时又是
一名能工巧匠，母亲使用的脱籽机、大纺
车、小纺车、织布机、花带机等系列纺织机
械，都是他一手打造。寨上不少人家的纺
织机械，也都是父亲帮忙打造。

棉籽与棉绒剥离后，棉籽被母亲小心
翼翼收集起来，用器皿盛放在干燥处，待
来年又继续种植。而棉绒则送去请人用特
制的弹棉花工具弹松压软，制成一根根尺
余长、手指头般粗细的棉卷。

纺纱是个漫长的过程。母亲是家里的
顶梁柱，家里家外的农活都是她一个人在
操持，纺纱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几乎耗费
了她整整一个冬季的夜晚。冬天的晚上天
气寒冷，母亲在火坑里把火烧热烧旺，一家
人围坐火坑边。我和三哥及妹妹伏在一张
小饭桌上，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看书写
作业，姐姐用花带机编织花带，二哥埋头打
制“跑港”（集镇赶集的戏称）的商品。母亲
则坐在纺车前，一手摇纺车一手牵棉线，纺
车如同一只不知疲倦的黄蜂，“嗡嗡嗡”彻
夜叫个不停。我写完作业后就上床睡觉，
但常常半夜醒来母亲的纺车仍“嗡嗡嗡”响
个不停，再睡去又醒来依然如此。不知道
白天承受高强度体力劳动的母亲，哪来如
此旺盛的精力？强势的母亲有一句口头
禅：我不苦你们吃黄泥巴去！正因为如此，
再苦再累母亲也要一个人扛着。

在无数寒冷孤独的漫漫长夜，母亲一
手一手慢慢地纺，一个一个线包耐心地
卷，尽管睡意阵阵袭来，眼皮如灌铅般沉
重，她也不愿停下转动的纺车。母亲只有
一个信念：让家人穿得体面些！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手捧似乎
留有母亲余温的梭布，令我更加思念已经
走远的母亲。

四
如果说纺纱要耗去母亲一个冬季的

“空闲”时光，那么浆纱织布同样要浪费掉
母亲一春一夏的光阴。

母亲在漫长的冬季里，终于将棉卷一

手一手纺成纱线。为增强棉线韧性，母亲
用浓稠的米汤将纱线浸泡和浆洗，晒干后
又用一口大铁锅蒸煮。蒸煮时母亲在锅子
里放了很多老包谷，待煮到包谷可直接食
用时，线即可出锅，这是苗族代代传承的
煮纱计时方法。在缺少食物的年代，煮纱
锅中的老包谷是我们这帮孩子眼中的美味
佳肴。每当母亲煮纱线时，我们放学回家
总要围在纱锅旁，满怀期待等着起锅，直
到吃上了梦寐以求的美味包谷，才心满意
足地散去。

纺纱一个人可独立完成，但往线筛钩
线和布线上机则要多人合作方可完成，而
且需要花一整天时间。织布机上的线筛是
用无数坚硬的细长竹签排列捆扎而成，每
根竹签之间的缝隙仅容一根纱线穿行，不
同织纹所用的线筛也不同。钩线时两人相
对而坐，一人送线，一人从筛缝里钩线，顺
序容不得半点差错，否则将无法排杼飞
梭。钩完线即将线头按顺序均匀固定在织
布机卷线轴上，由一位阿姨双手紧握卷线
轴两头置于身前，线的另一头则固定在多
个排线木桩上。负责卷线的阿姨卷线时，
其他帮忙的阿姨则人手一把木梳，朝木桩
方向轻柔梳理纱线，直到纱线全部卷上线
轴，最后安放在织布机上。

此时已是夕阳西下，阿姨们早已饥肠辘
辘，腰酸背痛。按照苗寨千年的约定俗成，
母亲常常以一餐晚饭来酬谢众人的帮忙。

五
织布是梭布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也

是一次漫长而孤独的体验。
我家以前住茅草房，母亲的织布机安

放在碓房一隅窗前。后来父亲经过多年努
力，终于修建了新吊脚楼，母亲的织布机随
之移至新房二楼上。每年夏天，只要不下
地干农活，母亲都会雷打不动坐在织布机
上，推拉机杼，飞梭穿线，“唧嗒嗒”的声音，
响彻寂静的村巷。每天放学归来，人未进
寨子就先闻母亲悠扬悦耳的机杼声。机杼
声声年复一年，成就了我们一家人的温暖
和幸福，也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自从我离开家乡后，虽在他乡曾偶闻机
杼声，但母亲坐立织布机上排杼飞梭的优美
剪影随着母亲的逝去，业已成为奢望和遗憾。

母亲留下的梭布，是她存储在我记忆
里最哀婉的绝唱！

母亲的梭布
□ 张晓华

汪永成先生将其作品集《摆渡心经》书
稿发来，嘱我写序，我的确很吃惊，不知如
何下笔。但我通读书稿后，觉得，还是有
话可讲。

首先，汪先生目前担任着我的母校天
柱二中的校党委书记，党领导一切，我知
道作为“班长”的他，任务和担子都很重。
犹记得，1999 年高考，师兄许峰一举拿下
全省高考文科状元，整个天柱县域，甚至
整个黔东南州，都为之振奋。那些年，母
校的老师待学生如子女，对教育事业满怀
激情，视教育工作如生命般贵重。这些年
除了校园面积和学生人数在增长，母校已
经沉寂了很久。就在这关键时刻，汪永成
先生走进二中，挑起了振兴二中的大梁。
作为从天柱二中毕业的学生，我与其他人
一样对母校心怀感恩与期待，我亦对汪先
生心有祈求。在汪先生的亲自指挥下，天
柱二中首届音乐艺术节成功举办，社会各
界贤达走进天柱二中支持教育事业，母校
师生的学风教风校风得到改进。汪先生还
在极力推动创建天柱二中政治生活馆，全
力打造积极向上的政治生态良好环境。

其次，汪先生这个人，我早有耳闻。虽
至今仍未有缘面晤汪先生，但我在其简历
中，在周围师友及熟人口中，对他已胜为
熟悉。八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进入故乡
最好的高中学校当老师，数十年未曾离开
过三尺讲坛。即便当了学校领导，既引领
教育的航向，亦沉身于教育一线。其至今
30余年的教学生涯里，他已桃李满天下。

我的师妹张兰银，曾与汪先生同在天
柱民族中学工作，多次向我说起汪先生的

谦逊和博学。她说，汪先生虽为校领导，既
严格又亲和，若是路上遇着了，隔很远，汪
先生就开始做手势打招呼。她还说，汪先
生平日里，随身携带笔记本和笔，读到好句
子，听到好故事，则第一时间记录下来。前
不久，母校张美智老师带学生到贵阳参加
艺考，我又从张老师和学弟学妹们的言谈
中得知了汪先生的种种好：亲和、博学、深
具领导魅力！不久前，因打算筹建母校的
政治生活馆，汪先生通过微信向我征求个
人信息，并给我发来政治生活馆的筹建思
路图，我看后大为惊叹，汪先生不但治校思
想先进，办法举措亦是可控可操作。政治
生活馆其中欲设置优秀学子板块，以图通
过往届优秀学子的励志故事鼓舞学弟学
妹。汪先生将我列入优秀学子人选名单
中，我深感羞愧。但我还是按照要求，将简
历资料和生活照发给了他。当然，我出版
的每一本著作，皆捐赠了部分给母校。对
于母校，我能做的，恐怕也只有这些了。

再次，汪先生是一位作家型的语文老
师。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协会员中侗
族作家仅六位，其中五位天柱籍。至今40
余年，文艺的种子一代接续一代，天柱仅中
国作协会员就已10余人，省、州级作协会员

就更多，且不少人创作业绩颇多，文艺创作
队伍人数之多，在省内实属罕见。这其中，
汪先生是相当勤奋的一位。他上中学时就
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读大学后，更是对课余
文学创作心怀痴爱。工作后，一边教书，一
边创作，写下了大量发自内心深处的文学
作品。可以说，汪先生亦是天柱一名文学
创作业绩突出的作家。因常年受赠故乡文
联创办的内刊《清水江》和县委宣传部主办
的《金色天柱》等刊物，我多次在其中读到
汪先生的作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摆渡心经》这本书中，百分之九十的内
容，为汪先生在天柱民中工作期间所写。
这部书分为七大板块：教育教学论文（艺海
拾贝）、散文类（品鉴生活）、党建创新（创新
引领）、讲话稿（交流互鉴 催生梦想）、管理
学校（管理视窗）、作文（独家视角）、民间文
学（民间趣闻）。书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是
一本治校管理者的经验之谈的好书，亦可
做一本教书育人的枕边书，更是汪先生光
辉人生的一本大写之书。作为业余文学爱
好者的我，在读汪先生的这部书稿时，首先
读完的是文学类作品。精美的散文作品
《五叔的叹息声》《姥姥的追求》等篇章，情
感真实，语句精炼，描写细腻。文中叙说到

的穷苦生活和曲折的求学之路，读后令人
不禁双眼潮湿。在“教育教学论文（艺海拾
贝）”板块，《教师形象刍议》《看孔子的千年
教育计划》等作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类文章让我感受到了汪先生渊博的知识
储备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党建创新（创新
引领）”板块的《师德应在规矩中闪烁》《党
建开“花”，教育结“果”》等篇章，让我触摸
到了汪先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赤子之
心。“讲话稿（交流互鉴 催生梦想）”板块的
《请逼自己优秀》《人生需要精心规划》等发
言文稿，尽是闪烁着催人奋进的智慧之
光。“管理学校（管理视窗）”板块的《校长不
要自以为官》《党委书记如何引领学校发
展》等文章，无不彰显了汪先生聪慧的治校
理念。“作文（独家视角）”板块的《模仿有
法》《材料作文的审题技巧》等作文技巧性
很强的作品，特别适合语文老师和高中生
阅读，这类文字是汪先生数十年语文教学
的心血结晶，也是宝贵的经验之谈。“民间
文学（民间趣闻）”板块的《皇客》《戏说阳
寨》等作品，以其个人独特的体悟和理解，
记载了流传于故乡天柱的各类民间趣事，
是对民间文学的拯救性保护和挖掘，极具
收藏价值。

读汪永成先生的作品集《摆渡心经》，
就是在读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时又如同
在读自己的故事。这是一本大写的人生之
书，读完整本书，让人感受到的是一个多
才多艺的汪先生：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
文字，热爱他的学生和老师。就犹如农
民，热爱大地和他的牛马及谷粮！

是为序。

一本大写的人生之书
—— 汪永成作品集《摆渡心经》序

□ 刘燕成

小雪过后，天气着实变凉了，几个好友奔着
从江瑶族药浴的盛名，邀约到高华村去泡瑶族
药浴。颠簸在蜿蜒盘旋的乡村水泥路上，在晕
得快要呕吐出来时，才到达高华村寨门。我们
从寨门步行进村，村寨内外皆是南竹，这个 70 来
户的小山村，若隐若现地隐藏在竹林深处，竹子
的香味在微风的轻拂下，使人微醺。

在朋友赵成义的客厅里聊着市井八卦，等候
泡浴。煮沸和煎熬了两三个小时的瑶药味道顺着
大锅里的水蒸气飘散开来，一阵阵植物芳香浸入
心脾，弄得我们心神火燎。在十平见方的浴室内，
浸泡在褐色的瑶药浴水里，闭目养神，让药水浸泡
身体的每一块肌肤，渗透进每一个毛孔，惬意地享
受着大自然带来的恩赐。几次浸泡，几次出桶，几
次出汗，全身排毒，半个小时出浴后，一路的奔波
劳顿、世事尘埃，一切烟消云散、心旷神怡。

在高华这几天，体验瑶族药浴的神奇，享受
着自然成长的美食，过着难得几天轻闲的日
子。年近七旬的赵有辉老人是瑶族药浴·瑶浴
疗法国家级传承人，敦实的身体，说话不紧不
慢，他介绍说瑶族药浴的原料基本上是采摘梨
通、引吊等 25 种植物的藤茎叶根来配比制成，不
同的配方，作用不同，有的是根治疾病，有的是
消除疲劳提神。他说“每年的暑假和寒假，广
东、四川、贵阳等地的大学生和一些家庭，一住
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有些来治皮肤病，有些来
调查考察”。赵老人指着寨脚两栋漂亮的房子

给我说，那是高华瑶族药浴传承保护陈列室。
同瑶族乡亲们打成一片时，我才了解到，瑶

族药浴的发现史，是一部高华瑶族先辈迁徙的
苦难史。在瑶族乡亲们的口述中和从江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资料了解到，瑶族药浴
是瑶族先辈在迁徙逃难过程中，在缺医少药的
大山里，面对各种疾病，为挽救亲人，尝尽百草，
付出无限代价，才发现和弄懂深山里各种植物
的性能，闻名后才被外人称为“瑶族药浴”。据

《从江县志》记载，从江县高华村这支瑶族乡亲，
之前统称盘瑶，下分两个支系，一支为狗瑶，一
支为珠瑶，原居两广。“焚书坑儒”“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同样出现在
瑶族人民的身上。洪武年间民间有顺口溜“先
有瑶，后有朝”“瑶中珠瑶与朱家争霸”，皇帝朱
元璋偏信佞臣，下旨驱逐瑶民，经历过数次逃
难，珠瑶在逃难过程中改称板瑶。高华村这一
支族，几经辗转磨难，已到此安家有十四代。

泡上瑶浴，就爱上了瑶浴，也深深爱上了淳
朴好客的这个民族，更加钟情于它的传统习俗。
瑶族世居深山，旧社会不与外界通婚，形成独自
体系的瑶族文化，比较突出的有“瑶嫁郎”“度戒
（瑶族成年礼）”“盘王节”。通过这些文化，看到
了瑶族人民的责任、担当和信仰。“瑶嫁郎”是瑶
族先进文化的一种责任，当我们看到现代人的第
一代独生子女夫妻倒金字塔型的照顾老人和小
孩时，瑶族的先辈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瑶嫁
郎”是“男嫁女娶”，男方到女方家后，改为女方姓
氏，即成为女方家的家长，孝敬长辈，赡养父母，
完全不是或不等同于其他民族的“上门女婿”“入
赘”。“度戒”是瑶族的成年礼，每个瑶族男子必须
参加一次度戒仪式，以示男子成人，方能成家立
业，方能担当社会使命和重任。

瑶族药浴，藏在深山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去泡一泡，洗涤心灵，可抛开世俗纷争。

冬天去高华泡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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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承付


